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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拒绝遗忘的伤痛
记忆，而书写抗战文学是我们战后反思的最
好形式之一。新世纪以来，抗战文学取得了
丰厚的实绩，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王树
增的《抗日战争》、范稳的《吾血吾土》以及新
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孙甘露的《千里江山
图》等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代人对抗战
的思考，抗战文学新的表现视野、叙事策略
和审美风范正在生成。吕占明的长篇小说

《野玫瑰》就是一部极具历史感和时代感的
抗战文学作品。吕占明的父亲是哈尔滨解
放前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作品
里一些鲜活的故事和情节就是取
材于父亲及其战友们那一代红色
特工的真实经历。在《野玫瑰》新
书发布会上，吕占明表示，用文学
的方式歌颂哈尔滨是他从小就有
的想法。经过几十年岁月的积淀
和淘洗，吕占明对父辈、对自己生
活城市的情感和理解在《野玫瑰》
中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可以说，

《野玫瑰》既是一部抗战小说，又
是一部闯关东山东人的家族史。

《野玫瑰》采取了双线叙事的
方式。一条线索铺陈在山东掖县
吕家村，日本侵略者的到来打破了
吕家村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另一条
线索则因主人公吕佰仁得罪汉奸
出逃，延伸到了“夜幕下的哈尔
滨”。胶东大地上的吕家村古树成
荫，顽童嬉闹，村里供奉着吕氏宗
祠，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
因铁路的修建和殖民资本的到来，
已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吕家村与
哈尔滨形成了静与动、乡与城的鲜
明对比。但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
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都经受了日
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吕氏宗祠被
侵略者烧毁，在哈尔滨的日军

“731”部队更是将中国人当作“原
木”进行细菌实验，犯下了令人发
指的反人类罪行，被拉进“731”基
地的中国人百不存一。在《野玫
瑰》中，吕占明对日本侵略者的暴
行进行了强烈地批判，同时对抗日
志士的顽强抗争给予了真诚地颂
扬。通过男女主人公吕佰仁、于兰
的人生轨迹，作家还展现了艰苦卓
绝的抗联营地、苏联远东的“北野
营”以及革命圣地延安的斗争情
景，给读者描绘了老一辈革命先烈
广阔的抗战生活。

《野玫瑰》在以吕家村引出故
事之后，更主要地展现了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哈尔滨的都市风貌。哈
尔滨是一座具有特殊历史发展轨
迹的国际都市，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
源。军人出身的吕占明是在哈尔滨中央大街
西九道街的一个欧式院落里长大的，他16岁
时就到军校学习，学习期间他开始接触党史、
军史、抗联史及东北解放史，这些史料为他创
作《野玫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以往的抗
战文学作品中，对北京、上海等地的工人、学生
革命运动展现得较为充分，对哈尔滨的工人、
学生革命运动则鲜有表现。在这一方面，《野
玫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补充。由于中东铁
路的存在，哈尔滨成为向东北三省乃至关内
输送马克思主义和俄苏革命思想的重要站
点，瞿秋白曾在哈尔滨驻留一星期后赴俄，他
在哈尔滨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气息。萧红、
萧军、金剑啸等作家也在哈尔滨接受了俄苏
文学的滋养，走上了左翼文学之路。通过吕

佰仁、于兰等人物参与的工人、学生运
动，吕占明描绘出马克思主义在哈尔
滨这座国际化都市的传播，讴歌了革
命爱国青年的拳拳赤子之心。

《野玫瑰》人物刻画丰富多样，全
书塑造了1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山
东乡村的老族长、哈尔滨饭庄的掌
柜、抗联勇士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共
同绘制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顽
强斗争的历史画卷。小说对历史事
件有着精确的考证，马迭尔绑架案、
李兆麟将军遇刺、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等重要事件都在小说中有所展现。
在此背景下，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
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吕佰仁、于兰、
李淑贞等形象非常饱满。吕佰仁身
手敏捷、性格火爆，看不惯汉奸欺压
乡亲，就忍不住用拳脚教训了“二愣
子”，但一时的冲动也使他不得不踏
上了背井离乡的路程，在哈尔滨的投
亲、打零工、参加抗日斗争的生涯让
他沉稳下来，成长为勇毅坚强的共产
主义战士。他与于兰的爱情也为残
酷的反侵略斗争增添了温馨浪漫的
一面，但父母在家乡为他娶过门的妻
子李淑贞，又让他们的爱情产生了戏
剧性的波折。小说在多处关键场景
运用人物对话、心理描写等手段，将
抗日战争的局势发展、革命战士的铁
血淬炼、战争年代的生离死别等做了
令人难忘的点题。在小说的结尾，吕
佰仁为保护群众身受重伤，倒在了于
兰的怀里，他断断续续说出的“抱歉”
和“爱你”，充满了壮志未酬的不甘。
在开阔而又绵密的文本空间里，《野
玫瑰》兼具了明与暗、快与慢、合与分
的辩证，从而让79万字的长篇文本具
有了引人入胜的节奏感。

最后要谈的是“野玫瑰”的含
义。在小说中，“野玫瑰”不是一个简单的称
谓，而是指“谨言慎行，美而端庄，美而贤内”
的女性，经族人认可，才能授予“野玫瑰”的雅
号，这是吕家族人特有的民风。“野玫瑰”既是
流传千百年的民间传统，又是战争年代爱国
主义情怀和忠贞爱情的象征。小说中的四位

“野玫瑰”，老一辈的王洪秀与年轻一代的李
淑贞、于兰、安列娜，她们的爱人都在战争年
代里逝去了，但她们没有囿于个人的哀伤，而
是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咱
老百姓的新中国”。《野玫瑰》以文学的方式，
诗意地想象了战争年代哈尔滨红色特工隐秘
而伟大的斗争经历，为新时代文学书写民族
精神、塑造英雄人物提供了范例。

（作者：金钢，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

哈尔滨近现代历史是一座文学创
作的富矿，那些或纷扬或沉积在哈尔滨
老时光里的陈年旧事，经作家们的文字
点绘和艺术建构，幻化为文质俱佳的文
学精品。近日阅罢作家吕占明创作的
长篇历史小说《野玫瑰》，深感这是一部
征事于史、研理于籍的历史小说，是一
种楔入哈尔滨历史的宏大“红色叙事”。

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
《小说机杼》一书中指出：“作家只有如
实地描绘历史，才能真切地反映现
实”。《野玫瑰》的主要故事发生在卢沟
桥事变后的哈尔滨，故事以全视野视角
打开，以全息方法推演，打破空间、时
间、人物、情节等因素的拘囿与框限，为
读者提供广泛、多维、活络的历史场景
和历史信息，可以说，作品是从历史事
件沉寂黯然的边缘出发，重新想象和艺
术再现已逝的历史现场。彼时的哈尔
滨处在日伪集中占领和严密控制之下，
暗潮涌动、谍影重重、危机四伏，作品围
绕地下党组织工运和学运、支援抗联战
士、获取日军情报、营救抗日志士等，追
忆和书写了与日伪势力发生的一系列
生死角逐的重大事件。巴赫金在《长篇
小说的话语》一书中曾经说：“在长篇小
说中，整个世界和整个生活是在整个时
代的整体切面上展开的。”所有牵涉长
篇历史小说《野玫瑰》中身份各异的各
色人物，他们或慷慨悲壮或艰辛多舛或
萎缩下贱的命运，成为时代飘摇动荡真
实写照的最佳注脚，熟稔党史、了然军
史、掌握哈尔滨地方史、通晓东北抗联
史的吕占明，以一种执念、责任和担当，
通过文学作品中对哈尔滨20世纪40年
代谍战史进行了详尽复盘与周密还原，
其笔下哈尔滨的地下抗战史，既是整个
时代洪流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巨变的
见证。尤其是作品幽深的叙述脉络和
恢弘的历史视野，是作者价值观、历史
观和审美观的具体呈现。

作为一个民族最璀璨的精神标识，
英雄是一个国家最恒久的价值坐标。
孤悬敌后、殊死抗战的哈尔滨地下党的
骨干精英，他们的风骨血性不仅体现出
中华民族的坚贞精神，而且表征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如磐信念，而这种坚贞精神
和如磐信念在抗日志士吕佰仁身上得
到充分彰显。《野玫瑰》男一号主人公吕
佰仁，是一个智勇双全、坚毅果敢的地
下组织者和斗争指挥者，也是联结小说
中我党地下组织主要成员的核心人
物。作为整部小说的统摄性人物，最能
体现吕佰仁形象张力的因素有两个方
面：一是从个体身份来讲，吕佰仁是一
个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爱国同胞；二是从
社会角色和组织分工而言，吕佰仁是哈
尔滨地下党的卓越领导者和东北抗联
的优秀战士。以吕佰仁的人生行踪和
精神历程为主要线索，既能呈现出彼时
哈尔滨身处乱世中的驳杂样态，也能勾
连起敌我双方隐蔽战线的激烈角逐和
生死博弈，从而展现出哈尔滨解放前复
杂多变、险象环生的艰窘形势，体现了
我党地下工作者面对凶险危殆而慨然
赴难、无畏前行。《野玫瑰》在主要人物

渐次揭秘之中，不断重构故事的叙事倾
向，作者以日军负隅顽抗和苏军进驻托
管为时间轴，除了重点记述肩负重任的
吕佰仁这一主要人物外，还续写了李
刚、王秉坤、王洪德、吕宗义、李淑贞、于
兰、关大海、韩子坤等一批忠贞不渝、个
性鲜明的地下党员，这些人物对外公开
的社会身份虽然不同，但他们秉持的信
仰和承负的使命却是相同的，在处处暗
藏杀机、潜蕴危机的哈尔滨，他们组织
工人罢工、为抗联战士筹备物资、传递
日军活动情报、收集 731 部队罪证等，
宛如在刀尖上行走，成为哈尔滨隐蔽战
线上的无名英雄。作者在作品中设置
虚构了上百位人物，这些人物有的出生
在哈尔滨本土，有的来自山东掖县，有
的源自苏联红军，有的脱胎于日本军
人，在这些人物相继出场和互相交集的
过程中，读者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已经
存在着或正在发生着情感纠葛，这种错
综纷杂的情感关系，如同一张巨大而无
形的网，尽数兜起人物之间的亲情、爱
情、乡情、友情、师徒情、战友情、难友情
等不同类型的情愫，以及其他一些难以
归类的情感，但在作者眼中，这些情感
均是由佑护国家和关切同胞这一民族
大爱所涵育衍生的，即便吕佰仁先后与
于兰、李淑贞所产生的真挚爱情在整部
小说中占了很大篇幅，但这种充满温情
与氤氲人性的真挚爱情，也是以恪守民
族大义和秉持家国情怀为前提的，吕佰
仁英勇牺牲的壮举其实就是在民族大
义和家国情怀驱动下完成的。《野玫瑰》
中人物情感层次的丰富，直接淬炼了人
物形象的丰满，无论是毁家纾难的吕宗
义，还是宅心仁厚的王洪秀；无论是喋
血捐躯的陶净非，还是心存善念的田野
芳子，透过这些摇曳生姿的人物形象，
读者在清晰地感受到书中人物命运坎
坷与悲怆的同时，也深刻地体悟到人性
的亮丽、良善与温情，一方面使读者向
内触及和领受人物的血脉贲张，另一方
面又启发读者向外追求和提纯个体生
命的更高境界。

创作卷帙浩繁、体量巨大的长篇小
说，对于作者的文学功底和艺术素养是
一种考量和检验。长篇历史小说《野玫
瑰》是一部极具红色意味的谍战小说，不
仅人物众多、事件庞杂，而且叙事节奏快
捷、故事推演迅疾，这就需要作者对故事
结构和人物角色所隐含的复杂关系进行
精妙把握，为了厘清故事悬念和叙事结
构，作者较好地吸收了巴赫金有关复调
小说的精辟论断，运用草蛇灰线、伏脉千
里的创作手法，铺陈架构哈尔滨地下党
对敌斗争和山东掖县农民抗战两条线
索，其中哈尔滨地下党对敌斗争为主线，
山东掖县农民抗战为辅线，引人入胜的
辅线是主线的前奏和序曲，扣人心弦的
主线是辅线的深化和升华，主辅两条线
索交相呼应、相契相融，共同贯穿于整部
作品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两条线索叙述
有分有合、摹写有缓有急，将作品中的诸
多人物和事件连成一体，构建起一个复
杂多元且层次明晰的故事结构，组构成
一个历时并行和适时交叉的艺术整体，

一方面使作品故事更加完整和深透，引
导读者随着故事的推演产生代入感和共
情感；另一方面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
饱满，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察人性
的复杂幽微与不可预测。与传统谍战小
说将笔墨集中在搜寻破译情报方面不
同，《野玫瑰》更加注重全文情节的完整
运思，其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回肠
荡气。与一般只在氛围营造上做功课的
谍战小说不同，《野玫瑰》将艺术触角更
多地伸向人物活动的情节与细节，以细
腻笔触和传神文字，不仅塑造了吕佰仁、
陶净非、李刚等以身许国、威武不屈的抗
战义士形象，也摹绘了石井四郎、佐藤秀
中、林宽重等灭绝人性、凶恶残暴的日顽
分子形象，旨在提醒人们铭记历史、勿忘
国耻，意在告知读者法西斯幽灵正在当
今世界的某些角落逡巡和游荡。在作品
中，作者为营造城市历史氛围也下了一
番功夫，例如以舒缓美妙的语调讲述马
迭尔宾馆和老独一处，以练达隽永的笔
触描绘了中央大街两侧的西方建筑，以
清新洒脱的文字追忆散发草图灰味儿的
夯土墙，以简约深沉的语言敷陈车辆厂
工人世代居住的三十六棚，以凝练精妙
的笔致叙写抗联密营中的天然岩洞，等
等，从而将读者思绪拉回到那个多灾多
难的悲情年代。

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的名称是作
品的“文眼”，是作品内涵、作品风格、思
想感情和创作意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
具象表现。《野玫瑰》以“野玫瑰”命名，
显现出一种神秘莫测而又暗藏玄机的
意蕴。作品中的野玫瑰是掖县吕家村
为月季花所起的雅号，寓指高雅端庄、
坚贞不渝、超拔脱俗的优秀女子，作品
开篇第一章精妙地描绘了王洪秀、李淑
贞两位蕙质兰心的“野玫瑰”，作品最后
一章深情地状摹了秀外慧中的于兰、安
列娜嬗变为吕家村“野玫瑰”，表明胶东
大地上淳朴善良、守身持家的“野玫
瑰”，经过十四年艰苦抗战在哈尔滨升
华为杀敌御寇、以国为家的新型“野玫
瑰”，正是这种奇崛而卓异的文学创意，
赋予了这部小说浓郁的美学品格和诱
人的艺术气质。

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严肃文学
作品，长篇历史小说《野玫瑰》总体结构
犹如一条河流，有时局促逼仄，有时宽
阔恢弘，有时激昂澎湃，有时波平浪静，
作者以繁复架构、周致逻辑和清晰层
次，生动再现了哈尔滨谍战勇士对信念
的敬畏和对信仰的坚守，以及对情感的
笃诚和对节操的恭奉，谱写了一曲雄浑
悲壮而又千回百转的命运交响。鉴于

《野玫瑰》表现的是一段并不为公众所
完全知晓的惊心动魄的哈尔滨革命斗
争史，作者运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和冷峻
凝重的文字，以对历史空间的洞察与敏
感，以对地理空间的切近和探寻，以对
社会空间的透视和解构，于不动声色中
实现了对哈尔滨抗战史的聚焦审视和
深度勘察，于无声处完成了对哈尔滨特
殊年代的“红色叙事”。

（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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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篇历史小说《野玫瑰》

一种楔入城市历史的“红色叙事”

《《野玫瑰野玫瑰》，》，吕占明吕占明 著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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